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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记忆与个体经验交集的文学书写民族记忆与个体经验交集的文学书写
————评评《《李传锋文集李传锋文集》》 □□蔚蔚 蓝蓝

由《芳草》文学杂志独家策划支持出版的《李

传锋文集》，以140万字的巨幅内容收录了作家

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

散文等不同文体类型。这些作品，印证着他所经

历过的漫长而又不寻常的创作历练。从初始起步

的艰涩，到文学表达纵深的延展，李传锋在思考

中不断得以强化作家的主体性与文学的使命感，

逐渐明晰并加以践行的文学审美观念与艺术表

现意识，以及对小说叙事方法的不懈探求。尽管

每部作品主题不一，叙事色彩迥异，表现对象在

不同的时空坐标里交替，但却与他整体的现实主

义风格浑然一体，形成了具有李传锋书写特征的

文学叙事。

李传锋的创作始终和鄂西故乡的记忆与想

象相关联，在对民族记忆的深层次开掘中，显露

出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小说不仅成为土

家族民族风物志的标识，而且也成为土家族民族

精神与民族性格的写照。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

家，李传锋的作品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地域性与民

族性，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乡土经验，尤其是

对带有鲜明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乡土经验的多重

阐释。就地域性来看，他的作品取材多来自从小

生长的鄂西山乡的乡土记忆与农耕狩猎经验，尽

管时代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旧往的时空，作家自身

生命的位移与生存空间的更替，还有审美视野不

断地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转换，但富藏独特文

化意蕴的鄂西乡土仍然成为李传锋创作中最厚

重的底色。而他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民族性，多与

他对自我族性的认同相关，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作家极自然地对民族记忆的发掘与想象的再造，

以及对民族情感发自生命需要的传达。

山野寓言与动物叙事

李传锋的创作一直致力于表达人与自然和

谐生存的可能性，这一主题的表现是以其“动物

小说”为载体的。他小说中最常见的叙事方式就

是以动物为中心，铺叙人与自然相谐相突的原真

世界。李传锋的家乡鄂西，曾是一片带有原始气

息的乡土，这里有野性张扬的山野林莽，飞云流

雾的绮丽风光，极具灵性的飞禽走兽，世代生存

在这里的土家族人本能地对动物有一种天然的

亲密感，视动物为与自己共生共存的山林伙伴。

他“从小就与大山里各种各样的动物打交道，对

动物的生活相当熟悉。小时候不仅听惯了大人讲

的动物故事，而且亲眼目睹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正为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促使他有意识地去

研究名家的动物小说，对如何进行动物小说的叙

事，如何去塑造动物形象，形成了自己清晰的理

念和把握方式，并且在创作尝试中提升出一套相

关理论，这成为他创作动物小说的底气与优势。

李传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动物的

叙写，比如《毛栗球》写一只被人驯化了的山鸡。

而《退役军犬》则用猎犬黑豹之眼去展开叙事，写

活了充满灵性又爱憎分明的猎犬黑豹。其后是

《热血》《牧鸡奴》《母鸡来亨儿》，1989年出版了

《最后一只白虎》。《三只北京鸭》写于90年代，

1993年出版了小说集《动物小说选》，2001年写

了《红豺》。将动物作为小说的主要刻画对象，在

当代文坛李传锋是较早的一个，其作品也受到普

遍的赞誉。《退役军犬》《最后一只白虎》《红豺》都

是写动物的小说杰作，《最后一只白虎》成为中国

当代动物小说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成就了李传

锋作家声名、并给他带来创作声誉的是动物小

说。李传锋动物小说叙事的特殊之处，就是将地

域性与民族性融入其中，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叙事风格。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生态意识和动物保

护意识的提高，写动物的小说越来越多，有关动

物小说的叙事与研究也日渐成为一种趋势，李传

锋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几乎所有相关动物小说

和生态小说的研究都会提到他的《退役军犬》和

《最后一只白虎》。

在他的这类小说中，动物成为大自然与人之

间自然天性亲和的纽带。作为中间媒介，这些动

物具有特殊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动物本能与自

然灵性的天然流露；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类精

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一种外在体现。但是这两者

却往往不能共容一体，因为人类的生存观念总是

会与动物的生存现状相抵触，李传锋似乎希冀通

过动物小说叙事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

撑。在《红豺》中，我们看到了这二者渐趋弥合的

可能。红豺这个最为冷酷和凶残的野兽，在小说

中却成了密林中的灵兽，它娇小貌美、敏捷雄健，

以土家山民的保护神的形象出现，它的自然灵性

与保护人类家园的使命得到了完美结合。作品突

出了红豺在人、动物、自然环境共构的生态链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寒山区，玉米是山里

人的生存之本，而凶猛的野猪一个晚上就能把山

坡上已经成熟的玉米糟蹋精光，成为与人夺食的

山中霸王，但勇武的红豺却与野猪相生相克。作

为野猪的天敌，红豺被土家人视为土地爷养的

“神狗”，在山野里保护人们的家园不受野猪的侵

害。小说中充溢着野性与激情的画面，比如红豺

追杀猪王的场面，为死去的儿女复仇的情景，与

野猪的最后一战的战况等。红豺被美化神化，不

仅是因为它在食物链中所处的天然优势地位，为

土家人带来了生存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

土家人的精神特质，它身上野性的、极具原始力

量之美的生命冲动，成为土家人崇尚自然生命激

情的一种写照，红豺的美与土家人激情尚力的民

族性格在小说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李传锋写动物时看待动物的眼光，与他人有

所不同，他本能地视动物为共生共存的伙伴，而

不是将人类置于高于动物的制高点上去低看它

们。他对动物就像对待朋友一样，那种喜爱、亲切

充溢字里行间。同时，他也对动物充满敬畏，他写

的动物不仅有着神性的光彩，很多时候体现出的

兽性更是高过卑劣的人性的。李传锋写动物，要

求其“具有独特的个性，有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

有与人类相似的世态炎凉，更有生命的追求与拼

搏。他在小说中对白虎、红豺、猎犬黑豹的刻画，

就符合这些要求，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自然

的天性，也有超越兽性的灵性的张扬。他笔下的

其他动物形象，有的虽然着墨不多，也写得富有

生命的力感，像《牧鸡奴》中哀号的猎狗狮毛，爱

生蛋唱歌的母鸡来亨儿，动物园里自私孤僻的东

北雌虎，还有那只勇猛的“关东大汉”，多嘴的花

喜鹊，骄横的野猪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传锋始终是以自觉的动物意识，去还原动

物的本来面目，以兽形、兽语为主要特征，真实地

写出动物的活动规律和习性，尽力去除虚假的拟

人化的写法，保留更为纯粹的原始自然本色。他

笔下的动物，不再是我们平日在动物园或其他场

所里经常所见的样子，它们成为了李传锋不同小

说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名字，有独特的个性。它

们或柔弱、或顽皮、或刚强，有自己的想法和目

标，有不容侵犯的“兽格”尊严，就像白虎，经历了

各种危险和伤害，却一次次地舍命也要回到大林

莽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李传锋用它们作为参照

物，映衬出了人类的卑下、虚伪和变态的征服欲

和占有欲，投射出人类现实生存的各种现状，由

此而引发我们对动物、对生态环境，还有对人自

身所作所为的思考。

白虎图腾与原始生命激情

收入文集中的《草莽英雄》是长篇小说《最后

一只白虎》的儿童版。将一只白虎作为叙事的主

角，这不仅在当时文坛少有，即便在当下，完全以

动物来充当长篇小说主体对象的作品也很少见。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一只稀有的白色的小公虎诞

生在鄂西山区茂密的大林莽里，由此展开了它命

运多舛而经历奇特的一生。一心护子的母虎被打

死了，小白虎先是被背山货的汉子卖给了马戏

班，又被动物学家发现它是一只举世罕见的白色

虎。在马戏班子转移的途中，小白虎侥幸脱逃回

到了大森林，却又被职业偷猎者老疤逮住，想把

它弄出口岸去卖大钱。在动物学家和警察的解救

下，小白虎被运到省城动物园。之后，小白虎又再

次出逃，一方面是由于省长的重视，专门成立了

临时机构并组织队伍去搜寻小白虎，另一方面偷

猎者老疤也在如影随形地追捕小白虎。最后，在

人虎的决战中，小白虎死于偷猎者的枪弹下，但

它也同时结束了恶人的性命，在最后的“长啸”中

悲壮地死去。

在小说中，人与动物的常规世界被置换，人成

为动物视野里的一个他者。故事主要部分是以小

白虎的眼光来讲述的，它处于“看”的主体位置，获

得了以往只有人才可以去“看”的权利。以动物的

视角去进行观照，最重要的不是描述事件，而是动

物对事件的感受。小白虎的眼睛，超越了人的视野

限制，更能透视到人的隐秘内心。而且通过动物的

视角，也可以换一种角度来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

环境和生活状态。小白虎的视角里渗入了动物的

丛林法则与价值判断，像不对它构成威胁、并对它

友好的孩子峤峤，它就会摇尾巴向小主人问好，也

会对亲近它的小毛姑娘表示亲热。但对贪婪、卑

鄙、残忍的偷猎者老疤，白虎是恨恨的，总想要咬

碎他。白虎也咬掉了在泥石流中死去的民工们的

手脚，因为它认为正是他们开山炸石、毁林毁山，

使它失去了家园。李传锋在叙事中是让白虎用动

物的思维去思考人类，由于动物对事件的发展知

之甚少，对人物的认识也有局限性，所以它对一些

事物和人的行为总是难以理解，李传锋用人兽的

互衬来说明人的行为的种种不合理性，甚至是荒

诞的、违反了天地自然的规律。

这部作品比一般写动物的小说有着更深层的

思想内涵，且文化意蕴丰富。白虎形象的塑造，融

入了土家人图腾崇拜的民族心理与历史文化积

淀。在小说开头，李传锋就言明了土家族与白虎的

关系，土家族是一个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首

领廪君，巴郡五姓皆臣之，廪君死，其魂魄化为白

虎。对于白虎，土家人所敬重的不仅是它的王者风

范，更重要的是它身上所体现出的“德”与“力”，唯

“德”以获民心，唯“力”以服民众。所以白虎被视为

廪君的魂魄，飘浮在幽深的林莽上，保佑着土家世

世代代的子民。有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白虎就不

仅仅是只普通的动物，更成为了一种民族的文化

符号，反映了土家族秉有的与主流汉文化所不同

的异质性。因此小说中的白虎就有了一种文化历

史的隐喻和象征功能，有关白虎的叙事就超越了

一般的动物叙事，而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寓言，这里

有土家族独特的图腾崇拜心理，有古老的神话传

说的传承，有土家族的生存意识和民族精神，也有

个性化的民族性格的体现。

李传锋写这部小说时，不是像一般人写动物

小说那样，关注的就是动物和人，而是有意识地

从民族记忆中去开掘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底蕴，这

样就使小说有了更为厚重的民族文化感，展现了

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并且将对白虎的这种图

腾崇拜的民族无意识心理，通过情节和细节得到

了细致的展示。小说中随处可见土家人世代相传

的对白虎的尊奉。母虎被老疤打死后，朱氏觉得

得罪了神灵而昏倒在地，山民们跪地磕头向神灵

忏悔，由此可见老虎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即便是

李传锋自己也有这种民族无意识的心理，他的情

感重心总是在动物那里，不论是母虎，还是小白

虎，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是超过人类的，激情尚力、

野性纯真、爱恨分明，甚至在与人的智慧博弈中

它们也略胜一筹。小白虎在出逃和反追捕的过程

中，与一堆人较力较智，但自视很高的人却总也

抓不住它，让它一次次逃脱，这可说是李传锋赋

予它的一种超拔的魅力。小说更像是一个预言，

成为作家表达对动物、对地域生态、对民族发展

忧患的承载对象，它不光是写给从山林里灭绝的

白虎的祭文，也是对当下时代的一个警示。

当下视点中的土家山寨新变

长篇小说《白虎寨》以当下视点凝视土家民

族的现实生存境遇，叙写土家山寨所经历的时代

变迁。作为一位资深的少数民族作家，李传锋不

仅要用文学去承载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想

象，而且也有责任去记录自己民族走向现代与未

来的历史进程。一直以来，李传锋在创作上基本

是在往回走，主要是以文学的想象去构建和还原

带有原朴色彩的鄂西山乡，发掘民族久远的历史

记忆和土家文化内涵的纵深，以极富诗性的话

语，完成对一个民族历史寓言的叙写。而现在，他

则把文学观照的目光投向了当下的社会现实，近

距离地抵近鄂西的边远乡寨，去寻找和发现农村

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土家民族在新时代的

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

《白虎寨》的创作立意，确立了李传锋想要寻

求创作新变的目标。而这一选择，意味着他必须要

打破以往固有的思维和写作模式，重新开始新的

创作尝试，不再依凭于回忆和想象的再造去凸现

民族身份和主体性，而是参与民族发展的当下，重

新去认识和书写新一代土家人的现实生活。这对

他来说是选择了一条较为艰难的写作之路，让他

产生忧虑的，是自己面对当代乡土社会时的距离

感和书写的无力感。李传锋曾感叹对现在的农村

生活不熟悉，也很难去表现，为此他曾数次回到鄂

西故乡去寻找创作感觉。正是这种从生活现场获

得的现实感和真实性，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力量。

《白虎寨》所表达的内容正是当下现实需要的，小

说反映了国家在边远地区所进行的扶贫工作，写

了土家山寨在新世纪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以及在外部的社会情势冲击下所发生的一些变

化，从中也表达了李传锋对当下农村改革、对贫穷

山区城镇化、对土地流转等乡村最突出的问题所

做的较为深入的个人思考。而在具体叙事中，《白

虎寨》不仅叙写了多年在基层恪尽职守、为土家族

山民服务，为山乡脱贫解困尽心尽力的各级乡镇

干部，而且重点写了新一代已经走出乡土的年轻

人，他们主动放弃了已经熟悉的城市生活，回到自

己僻远而贫瘠的家乡，延续着老一辈乡村干部的

传统，为改变家乡的面貌付出着大量的辛劳和心

血。小说传达着一种社会的正能量，以充满理想主

义色彩的激情之笔，具体而形象地表达着乡村新

一代主人公的人生追求，以及把对家乡的热爱，化

作自己对社会责任的一种坚守。

在小说中，李传锋所着力刻画的贫困山寨的

拯救者和成为山民精神支撑的，正是具有社会担

当精神的覃建国和幺妹子这样的领头人。覃建国

做了多年的乡村党支部书记，以他最朴素的善良、

淳朴的美好品德为贫困山民服务，他一生倾尽全

力，把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热血、生命都交付给了

鄂西的贫困山乡。但覃建国拼死拼活折腾了几十

年，他并没能使家乡的父老脱贫解困。他从一上任

起就想打通敲梆崖修通公路，造福于乡民，结果公

路还是卡在敲梆崖这段悬崖路上。自此，这未竟的

事业就落在了他的女儿幺妹子身上。幺妹子是李

传锋重点塑造的人物，是父亲的精神和人生影响

着她，这也是她最终放弃城市，决心子承父业，留

在白虎寨继续为乡亲们打拼的原因。与父辈这些

传统的基层干部相比，幺妹子眼界开阔，具备一种

现代素质和文化品格。她在广东打工多年，有着很

强的适应性，不仅有年青人的魄力和锐气，也更富

有开拓发展经济的智慧。她帮助山民们调整种植

结构，搞魔芋开发，带领姐妹们设计“抢走”省里下

派到别村的农艺师。也因为抢人，使县委苗书记上

了敲梆崖，拍板了向白虎寨通电的事宜，使山里人

从电视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继而又在山上建了

铁塔用上了手机。为了修通敲梆崖公路，她多次去

县里交通局争取计划，几经周折，最后在已退休的

老县委书记和儿子的帮助下，打通了敲梆崖。他们

将新的理念和崭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古老的白虎

寨，招商引资，搞魔芋生产基地，办精粉加工厂，开

寮叶公司等等，还在网上进行农产品的销售，为白

虎寨未来的发展做好了规划设计，和贫困做最后

一搏。

《白虎寨》的故事主题并没有太多出乎人们

意料的地方，支撑起这个主题的，一是李传锋作

为成熟的老作家的创作底蕴，包括他在小说叙事

上所表现出的老练，以及写人状物笔法的娴熟。

二是体现在他作为作家的丰富阅历，李传锋作为

领导干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关切，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几乎所有中国社会和

农村所经历过的变革，都贯穿在整部小说的叙事

过程中，可以说《白虎寨》对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做了多方面的展示，社会信息量很大，这是一般

人难以做到的。三是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像薅草

锣鼓、土家织锦，以及村乡世相，如稼穑农事、民

俗风情，此类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熟稔，李传

锋手到擒来，展现出这方面深厚的积累，使得小

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部近40万字的巨制对李传锋来说，有着

不同寻常的意义，《白虎寨》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充分肯定了李传锋

创作的成功转型，而且对已经退休的他继续创作

也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文学旅程的印痕与记忆

《李传锋文集》对他的创作成果做了一次集

中的展示，最直观生动地呈现了李传锋所走过的

文学旅程，保全了他在创作上对自我的不断寻找

与经验的更新。

收录在散文卷中的作品，或是他自然而为地

用美文书写的故乡，或是他情真意切地回忆文坛

前辈和老师、朋友，或是他出访的游记，记录他看

世界的印象，还有一部分是他对创作或艺术的体

悟和研究札记。这些作品充分展示出李传锋观照

生活的另一种眼光，是以个体生命的感悟和体

验，对相关自我生存的记忆所做的言说，在创作

的整体意义上凸现出个人化的色彩，具有突出的

纪实性的特点。这种回到个人化的立场和角度所

进行的创作，不仅零距离地展示了李传锋最真实

的一面，而且也使他的人格素养和自身的精神气

质得以充分地显露。

散文卷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来自生活中

的真人真事，这不光是作家对已有记忆的发掘，

而且也传达出一种感觉，让你感受到李传锋在写

这些文字时的心境和情感体验。李传锋是一个表

面平和，内心却充满激情的作家。而读他的散文，

却发现他写得实在是很笨拙，文笔朴素而实在，

不论是内容还是文字，一点都不夸饰，《皇皇花

烛》写自己的新婚，平铺直叙，却很真诚地写出了

国家之忧中的个人意绪，以及对待个人情感的实

诚和踏实。

李传锋是一位心怀温情主义的作家。他的散

文记叙着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展示了生命的

多样性和在大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悲欢。其中，很

多名人、作家，也有的位高权重，可李传锋写他们

不夸大、不溢美，更不会牵涉个人恩怨去泄愤，而

是尊重人物的本真，尊重事件自身的过程。《见徐

迟先生最后一面》一文写得很长，朴素地还原着

事件的场景和经过，也最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徐

迟的印象，以及对生命离去的困惑，蕴藏着很深

的情感。写碧野、黑丁、黄曼君先生，还有拼命三

郎刘岱、玛拉沁夫、王淑耘等，李传锋或是回忆，

或是送别，看似淡淡却饱蘸感情地将一切徐徐道

来。他对这些人的叙写中，充满着叙述的温情，也

怀着深深的感恩。其实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书写，

他也为我们提供了围绕这些人中国文坛所曾发

生过的事件，对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及其相关内

容都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三峡土家妹》写作家叶

梅，从中也能感受到李传锋个人对这个后起之秀

关注的热情。

文集中收录的作品并不能完全涵盖李传锋创

作的全貌。他近年与人合著的《武陵王》系列历史

传奇小说，已推出的前三部——《白虎啸天》《文星

曜天》《恨海情天》，每一部都是60余万字的恢弘

的历史文学巨制。《武陵王》系列小说，整体架构宏

阔，将文学观照视点聚焦于在武陵山区绵延了几

百年的土司制度，从最为富强且影响力强大的容

美土司15代23位土王中，选取了3位作为叙写对

象。在叙写土司制度和容美家族兴衰历史的同时，

也表现了自古被称为“贝锦卡”的土家民族崇武尚

文的千年秘史，以及土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厚

重感。《武陵王》系列小说，充分预留有今后可以继

续扩展的叙事空间，其宏大的架构已经初见轮廓，

“一共准备写六到八部”，这将是一个体现出历史

厚度和长度的浩大的文学工程。

《《芳草文库芳草文库》》是由是由《《芳草芳草》》文学杂志独家策划支持的一套文学书系文学杂志独家策划支持的一套文学书系，，旨在为湖北地区一批年旨在为湖北地区一批年

纪较大纪较大、、既往作品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出版文集既往作品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出版文集。。文集每人三卷文集每人三卷，，140140万字万字，，对作者的创作对作者的创作

是一次总结是一次总结，，也是给湖北地区的当代文学留下一批宝贵的资料也是给湖北地区的当代文学留下一批宝贵的资料。。目前已出版目前已出版（（按出版时间排序按出版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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